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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菀化学物质基础及现代药理与临床应用研究进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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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紫菀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作为经典止咳化痰中药，其应用历史可溯至 神农本草经》。在丝绸之路文明交流背景

下，敦煌医学典籍 P.2882所载紫菀配伍方剂，体现了东西方医学知识的融合与传播。通过整合本草学考证与现代研究方法，

系统解析紫菀的化学成分、药理作用及临床应用。研究表明，紫菀中紫菀酮等三萜类、环肽 astins及黄酮类成分是其止咳化

痰、抗炎、抗肿瘤作用的药效物质基础；其与款冬花 Farfarae Flos、葶苈子（Descurainiae Semen或 Lepidii Semen）等配伍

形成的经典药对在慢性阻塞性肺疾病、哮喘及肺癌治疗中显示出明确疗效。为紫菀的深入开发提供科学依据，更展现了丝路

文明交流在传统药物研究中的重要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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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s: Ziwan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is a classic traditional Chinese medicine for relieving cough and resolving phlegm. Its 

application history can be traced back to Shennong’s Classic of Materia Medica. Under the background of the Silk Road civilization 

exchange, the compatibility prescription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contained in Dunhuang medical classics P.2882 reflects the 

integration and dissemination of Eastern and Western medical knowledge. Through the integration of herbal textual research and 

modern research methods, the chemical composition, pharmacological effects and clinical application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were 

systematically analyzed. Studies have shown that triterpenes such as shionone, cyclic peptide astins and flavonoids in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are the material basis of its antitussive and expectorant, anti-inflammatory and anti-tumor effects. The classical drug pairs 

formed by its compatibility with Kuandonghua (Farfarae Flos) and Tinglizi (Descurainiae Semen or Lepidii Semen) have shown clear 

efficacy in the treatment of 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 asthma and lung cancer. It provides a scientific basis for the in-

depth development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and shows the important value of Silk Road civilization exchange in traditional 

medicine resear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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紫菀为菊科植物紫菀Aster tataricus L. f.的干燥

根和根茎，是中医临床常用的止咳化痰要药。其药

用历史悠久，早在（ 神农本草经》中已被列为中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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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代医籍多载其主治（ 咳逆上气” 肺痈吐脓”等肺

系疾患。现代研究表明，紫菀含有紫菀酮、表紫菀

酮等特征性三萜类成分，及黄酮苷、肽类生物碱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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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性物质，这些成分共同构成了其镇咳、祛痰、抗

炎作用的药效基础。 

当前，全球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负担日益严峻。

据世界卫生组织统计，慢性阻塞性肺疾病（（chronic 

obstructive pulmonary disease，COPD）所致死亡已

居全球死因第 3 位[1]，而传统镇咳药如可待因等存

在成瘾性、呼吸抑制等不良反应，亟需开发更为安

全有效的替代药物。值得关注的是，敦煌医学写卷

P.2882中记载的治嗽古方以紫菀配伍大枣，通过（ 甘

苦合化”增强润肺止咳之效，其（ 煎汁细服”的给

药方式体现了古人对药物溶出特性的经验认知。这

一记载不仅印证了紫菀在传统用药中的重要地位，

也反映了丝路医学文明的交流成果。基于此，本文

整合敦煌医学经验与现代分子药理学方法，系统解

析紫菀止咳化痰的生物学机制与配伍规律，为研发

安全有效的中药新药提供科学依据，推动传统药材

的现代化研究与应用。 

1  本草溯源 

紫菀作为传统中药，其药用历史可追溯至东

汉 神农本草经》（公元 1～2世纪），书中将其列

为中品，明确记载 主咳逆上气，胸中寒热结气”，

证实其润肺止咳的核心功效。至汉末三国时期，

 吴普本草》[2]以 青苑”之名侧重描述其形态。

魏晋南北朝时期， 名医别录》[3]进一步扩展临床

应用，提出 疗咳唾脓血，止喘悸”的疗效，并延

伸至虚劳体损与儿科惊痫的治疗。陶弘景在 本草

经集注》[4]（公元 502—536年）中详细描述其形

态特征： 根甚柔细，本有白毛”，并记录其广泛分

布于江浙、皖豫等地，为早期品种鉴别提供依据。

唐代 唐本注》（公元 659年）提及以白菀（女菀）

替代紫菀的用药现象，然而唐修 本草》时删去，

故今本草无白菀之名。 

及至宋代，苏颂（ 图经本草》[5]（（公元 1061年）

系统记载其生态特征： 三月布地生苗，叶二四相

连，五六月开黄、白、紫花，结黑子”，并详列房陵

（（今湖北）、真定（（今河北正定）等道地产区。 日华

子本草》则强调（ 根作节，紫色润软者佳”的药物

质量标准。明代李时珍在 本草纲目》（公元 1593

年）中详细描述了紫菀的采收规范：（ 春秋采根，去

节晒干”，并特别指出山东沂河流域所产根细如北

细辛者为道地药材，同时揭露（ 以车前、旋复根赤

土染过伪之”的造假现象。明代李中梓（ 本草通玄》

（（公元 1650年）：（ 紫菀专治血痰，为血劳圣药。能

通小肠之气，利膀胱之水。”首次将紫菀功效从肺系

（（治痰）拓展至血分（（血痰），并建立（ 肺-肠-膀胱”

气化通路理论的学术维度。清代汪昂 本草备要》

（公元 1695年）： 紫菀辛温润肺，苦温下气，治血

痰，利小肠。”明确提出 血痰”病机概念，并将

 通利小肠”与肺气肃降功能相关联。 中华本草》

第 21卷指出：紫菀 专治血痰，通利小肠”功效，

将古籍离散论述整合为系统功效，提出 肺气降-

血瘀化-水道通”作用轴心。这些记载不仅勾勒出紫

菀 2 000年的药用史，更为现代品种鉴定与质量评

价提供了关键历史参照。 

2  化学成分 

紫菀的化学组成多样，其活性成分的复杂性与

药用价值密切相关。目前，研究者已通过高效液相

色谱-质谱联用、核磁共振波谱及制备型高效液相色

谱等技术，系统分离并鉴定了包括萜类、肽类、酚

酸类、黄酮类等在内的 12类特征性化学成分[6]。这

些化合物结构类型丰富，为其药理活性研究奠定了

物质基础。 

2.1  萜类及其苷类 

萜类化合物是紫菀中占据主导地位的化学成

分，也是其发挥祛痰咳功效的关键活性物质。现代

植物化学研究表明，紫菀中的萜类成分结构类型丰

富，主要包括单萜类、二萜类、三萜类及其相应的

皂苷衍生物。这些化合物不仅是紫菀属植物的特征

性成分，更与其传统药用价值密切相关。 

在单萜类化合物中，紫菀酮苷系列成分尤为突

出，目前已分离鉴定出紫菀酮苷 A～C等。其中，

紫菀酮作为紫菀的特异性成分，具有显著的药理活

性。该化合物呈无色针晶状，其独特的化学结构（（如

五环三萜骨架）赋予了其显著的化痰止咳活性，被

认为是紫菀传统疗效的核心物质基础之一。二萜类

成分在紫菀中亦占有重要地位，目前已报道的包括

auriculatosides A～C等苷类衍生物（（表 1）。这类化

合物多具有环状或链状结构，其苷元部分常与糖基

结合形成皂苷，可能通过增强黏膜排泌或调节炎症

通路发挥祛痰作用。三萜类化合物是紫菀中结构最

为多样的一类成分，涵盖羊毛脂烷型、木栓烷型、

齐墩果烷型和乌苏烷型等四环或五环三萜骨架。其

中，齐墩果烷型和乌苏烷型三萜常进一步与糖基结

合形成三萜皂苷，这类成分不仅具有止咳化痰活

性，还可能通过抗炎、免疫调节等途径协同增强紫

菀的整体药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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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  紫菀中萜类及其苷类化合物汇总（包含单萜、二萜、三萜，按结构类型分亚组） 

Table 1  Terpenoids and their glycosides from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including monoterpenes, diterpenes and triterpenes 

classified by structural type 

序号 名称 所属分类 分子式 文献 

 1 紫菀酮 B 羊毛脂甾烷型四环三萜 C31H48O4 7-8 

 2 紫菀酮 A  C30H48O3 8-9 

 3 龙胆苦苷 环烯醚萜苷（单萜类） C16H20O9 10 

 4 smithoside 羊毛脂甾烷型四环三萜皂苷 C36H58O10 11 

 5 smithoside B  C42H68O14 12-14 

 6 紫菀皂苷 A  C48H78O18 15-20 

 7 紫菀酮 羊毛脂甾烷型四环三萜 C30H50O3 21 

 8 表紫菀酮  C30H50O3 21 

 9 astertarone A  C30H48O4 22 

10 astataricusone A  C15H20O5 23 

11 astataricusone B  C15H20O5 23 

12 astataricusone C  C₁₅H22O5 23 

13 astataricusone D  C15H20O4 23 

14 astataricusol A  C15H22O4 23 

15 astershionone A  C30H48O3 24 

16 astershionone B  C30H48O4 24 

17 astershionone C  C30H46O4 24 

18 astershionone D  C30H46O3 24 

19 astershionone E  C30H48O5 24 

20 astershionone F  C30H46O4 24 

21 木栓酮 木栓烷型五环三萜 C30H50O 25 

22 表木栓醇  C30H52O 26 

23 β-香树脂醇乙酸酯 齐墩果烷型五环三萜 C32H52O2 27 

24 蒲公英醇乙酸酯  C32H52O2 27 

25 β-香树脂  C30H50O 28 

26 蒲公英萜醇  C30H50O 21 

27 astersaponins A  C48H78O18 29 

28 astersaponins B  C42H68O13 29 

29 astersaponins C  C42H68O14 29 

30 astersaponins D  C48H78O19 29 

31 astersaponins E  C42H68O14 30 

32 asterasponins F  C48H78O19 30 

33 astersaponins Hc  C54H88O23 20 

34 astersaponins Hd  C54H88O23 20 

 

2.2  肽类 

肽类作为紫菀中化学成分之一，是其抗肿瘤活

性的物质基础[31]。其中紫菀所含的环肽属于菊科环

肽范畴，且至今仅在紫菀中被发现，体现了其独特

性。该类环肽成分多以五肽或环五肽的形式存在，

如已成功分离的 astins A～P等环五肽化合物[32]。此

外，紫菀中还含有如 tatarieins A、B[33]等环四肽成

分。且存在一些单一结构的环肽化合物尚未被成功

分离，但已通过检测手段发现。Cheng 等[34]基于

UHPLC-Q-TOF-MS/MS 联合分子网络策略快速分

析紫菀中肽类成分，经鉴定，紫菀中存在 43种肽类

化合物，涵盖 31种环肽和 12种直链肽。在这些化

合物中，分别有 16 种环肽和 8 种直链肽可能为潜

在的新型化合物（（表 2）。随着科学研究的持续深入，

未来紫菀中可能还会有更多新的环肽类化合物被

分离出来。这些新化合物的具体化学结构及其生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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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2  紫菀中肽类化合物汇总 

Table 2  Compendium of peptides in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序号 名称 所属分类 分子式 文献 

35 astins 氯代环五肽（环肽的一种） C21H20O11 35 

36 astin A  C29H33BrN5O6 36 

37 astin B  C29H33ClN5O6 36 

38 astin C  C30H35ClN5O7 37 

39 astin D  C29H33ClN5O6 38 

40 astin E  C30H35BrN5O7 38 

41 astin F  C30H35ClN5O7 39 

42 astin G  C30H35BrN₅O7 39 

43 astin H  C29H33ClN5O6 39 

44 astin I  C29H33ClN5O5 40 

45 astin K  C29H33BrN5O5 41 

46 astin L  C29H33ClN5O5 41 

47 astin M  C29H33ClN5O7 41 

48 astin N  C30H35ClN5O7 41 

49 astin O  C30H35ClN5O6 41 

50 astins P  C29H33ClN5O5 41 

51 astin J 直链肽 C29H33ClN5O6 42 

52 asterinin A  C15H22O4 43 

53 asterinin B  C15H24O4 43 

54 asterinin C  C15H24O5 44 

55 asterinin D  C15H22O5 44 

56 asterinin E  C15H22O4 44 

57 asterinin F  C15H20O5 44 

58 aurantiamide acetate  C27H28N2O4 45 

59 tataricin A 具一个 Δ2,4脯氨酸侧链的环四肽 C48H78O17 46 

60 tataricin B  C42H68O13 46 

 

活性，将成为未来研究和探索的重要方向。 

2.3  蒽醌类、香豆素及黄酮类 

紫菀中富含的蒽醌类化合物，主要包括大黄

素、大黄素甲醚、大黄酚及芦荟大黄素。值得注意

的是，蒽醌结构是多种重要临床抗肿瘤药物（（如阿

霉素与米托蔥配）的核心药效团。紫菀中富含的各

类蒽醌衍生物，为其抗肿瘤活性的研究提供了结构

上的依据与启发。然而，这些天然蒽醌与合成药物

在具体取代基、空间构型及药理活性上存在显著差

异，其确切的成药潜力仍需通过深入的构效关系与

临床前研究予以验征[47]。香豆素在紫外光照射下有

蓝色荧光，紫菀中含有的香豆素类化合物有东莨菪

素、伞形花内酯、3-甲氧基山柰酚等。黄酮类化合

物有槲皮素、木犀草素、芦丁、橙皮苷、山柰酚、

芹菜素、异鼠李素等。彭文静等[48]研究发现紫菀中

有显著的抗氧化活性作用的是黄酮类化合物中的

槲皮素、山柰酚（表 3）。 

2.4  有机酸类 

紫菀含有多种有机酸成分，其中琥珀酸具有显 

表 3  紫菀中的蒽醌、黄酮及香豆素类化合物 

Table 3  Compendium of anthraquinones, flavonoids, and 

coumarins in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序号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61 大黄酚 C15H10O4 49 

62 大黄素 C15H10O5 49 

63 大黄素甲醚 C16H12O5 49 

64 芦荟大黄素 C21H22O9 50 

65 东莨菪素 C17H21NO4 47 

66 槲皮素 C15H10O7 47-49 

67 山柰酚 C15H10O6 47-49 

68 芹菜素 C15H10O5 47-49 

69 木犀草素 C15H10O6 47-49 

70 橙皮苷 C28H34O11 47-49 

71 芦丁 C27H30O16 47-49 

 

著的止咳祛痰及抗菌活性。刘可越等[50]从紫菀醋酸

乙酯及石油醚萃取部位分离得到齐墩果酸、阿魏酸

二十六烷酯、阿魏酸。对羟基苯甲酸、齐墩果酸、棕

榈酸、咖啡酸、苯甲酸[51]、丹皮酚、咖啡酸甲酯、洋

蓟素、隐绿原酸、焦性没食子酸、异阿魏酸、原儿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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酸、4-羟基苯甲酸、正十二烷酸、2,2-二甲基琥珀酸、

洋蓟素及其同分异构体、1-咖啡酰奎宁酸、十八烷基

咖啡酸和二十二酯咖啡酸[52]、对羟基肉桂酸十六烷

酯、绿原酸、二十二碳酸、二十四烷酸等（表 4）。 

表 4  紫菀中有机酸类化合物汇总 

Table 4  Organic acids in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序号 名称 分子式 文献 

72 二十二烷酸 C22H44O2 53-55 

73 苯甲酸 C7H6O2 53-55 

74 对羟基苯甲酸 C7H6O3 53-55 

75 咖啡酸 C9H8O4 53-55 

76 阿魏酸 C10H10O4 53-55 

77 3-O-阿魏酰基奎尼酸甲酯 C19H24O9 56 

78 阿魏酸二十六烷酯 C36H62O4 53-55 

79 四羟基肉桂酸甲酯 C10H10O6 53-55 

80 齐墩果酸 C30H48O3 53-55 

81 lachnophyllic acid C27H44O5 53-55 

82 (+)-异落叶松脂素-9-β-D-吡喃葡萄糖苷 C26H34O11 55 

 

2.5  挥发油类 

紫菀的挥发性油类属于其重要化学成分之

一。杨滨等[56]采用气相色谱-质谱法（GC-MS）对

紫菀挥发油成分进行分析。质谱数据经 NIST 标

准谱库检索比对，共鉴定出 (−)-4-萜品醇、癸酸、

(−)-桉油稀醇、亚麻油酸、棕榈酸、六氢法尼基丙

酮、甲基壬基甲酮及 1-乙酰基-反式-2-烯-4,6-癸二

炔 8种成分。 

2.6  炮制技术对紫菀化学成分含量的影响 

紫菀炮制工艺对其活性成分紫菀酮的含量影响

存在研究差异。范玲等[57]通过实验比较发现，炒紫

菀中紫菀酮含量显著高于其他炮制品，其含量高低

依次为炒紫菀、酒紫菀、醋紫菀、蒸紫菀、蜜紫菀、

生紫菀，提示炮制过程可能促进紫菀酮的生成或保

留。然而，修彦凤等[58]研究显示相反趋势，生紫菀

中紫菀酮含量最高，蜜紫菀最低，排序为生品＞炒

品＞蒸品＞醋制品＞酒制品＞蜜制品。这种差异可

能与炮制参数（如温度、时间、辅料用量）的标准不

统一有关，后续需通过规范化炮制流程及扩大样本

量进一步验证。另有研究显示，蜂蜜作为辅料能够通

过提升紫菀酮的溶解度或推动其转化，进而增强其

止咳祛痰的功效[59]。在炒制品里，加热过程或许会促

进紫菀酮的溶出或形成，同时部分黄酮类成分分解，

致使山柰酚和槲皮素在炮制后的含量降低，表明炒

制品在抗氧化等方面的作用可能会减弱。 

经过蜂蜜炮制处理的紫菀与未经处理的紫菀

相比，在祛痰、止咳、平喘方面展现出更为优异的

效果。蜜紫菀不仅强化了润肺降气平喘的作用，还

能调和药性，减轻不良反应。因此，蜜炙紫菀适用

于阴虚止咳、肺燥咳喘等肺部疾病，由于其紫菀酮

含量较高，润肺止咳的作用更为显著，契合中医（ 蜜

炙润肺”的理论。炒制紫菀在保留较高紫菀酮的同

时，生品紫菀中山柰酚与槲皮素含量显著高于蜜炙

品，提示其在临床应用中可兼顾止咳功效与抗氧

化、抗炎活性。研究表明，生品紫菀的总黄酮类成

分含量最高，更适用于以抗氧化、抗肿瘤等非呼吸

系统疾病为主要治疗目标的辅助治疗场景[60]。 

目前，关于紫菀炮制过程中化学成分变化的定

量研究已取得一定进展，但其背后的化学反应机制

仍不明确。未来应结合代谢组学、炮制工艺优化等

手段，深入探究炮制对药效成分转化的影响，为紫

菀饮片的质量标准和临床应用提供更为充分的科

学依据。 

3  药理作用 

紫菀具有的多种化学成分使其展现出广泛的

药理活性，在临床治疗，尤其是急慢性呼吸系统疾

病中应用广泛。其核心药理作用归纳如下。 

3.1  止咳平喘与气道重塑调控 

紫菀中的萜类成分及其相应的皂苷衍生物，通

过抑制咳嗽反射、促进黏液排出、抗炎、调节免疫

功能等，成为止咳祛痰、延缓气道重塑进程的关键活

性物质，尤其紫菀酮及独特的化学结构（如五环三萜

骨架）发挥了重要作用，同时黄酮类与酚酸类也具有

一定作用。紫菀性辛、苦、温，归肺、胃经[4]。现代

研究表明，其可通过活性成分舒张支气管平滑肌、

降低气道阻力、抑制炎症以平喘，其挥发油成分可

稀释痰液促进排出，进一步改善呼吸功能。卢艳花

等[61]研究发现，因氨水诱导咳嗽的模型小鼠，ig紫

菀的紫菀酮提取物和表木栓醇提取物，其镇咳效果

优于紫菀水煎剂组（（10、20 g/kg）。任丽花等[62]在对

紫菀不同极性段提取物对比后发现，75%乙醇提取

物在镇咳、平喘及祛痰方面综合疗效突出。而其有

效极性部位主要存在于石油醚、正丁醇及母液等部

分。此外，进一步研究发现，紫菀与甘草联用更能

协同增强其止咳平喘的疗效[63]。另研究表明，紫菀

在抑制气管收缩方面展现出显著效果，其质量浓度

达到 8.23 g/L条件下对组胺诱导的气管收缩产生了

明显的抑制作用[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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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抗肿瘤 

随着医学治疗手段的不断进步与更新，中草药

以其独特优势在常见的一些恶性肿瘤的辅助治疗

中占据了重要位置，无论是用于肿瘤术后或是放化

疗、肿瘤免疫、靶向的辅助治疗，还是在缓解患者

的痛苦、减轻传统肿瘤治疗不良反应、提高患者的

生存质量及开创（ 带瘤生存”的新局面方面发挥着

重要作用。 灵枢·刺节真邪》谓：（ 虚邪入之于身也

深，寒与热相搏，久留而肉着，邪气居其间而不反，

发为瘤”，表明瘀血、痰湿等有形之邪阻碍气机，导

致体内气机郁滞、痰瘀互结形成肿瘤，肿瘤的发生

发展多种内因外因所致，具体病因尚未有定论，当

前研究多将其划分为以下几类解释：一是（ 正虚邪

实”说；二为（ 痰瘀致癌”说，由于外感六淫入侵，

致使气滞血瘀，痰湿邪毒积聚，积久生为肿瘤；三

则是（ 情志饮食致癌”说；四是（ 热毒内蕴”。紫菀

作为具有活血消癥、化痰散结作用的中药，在治疗

血瘀型卵巢癌、甲状腺瘤等都能发挥作用，尤其在

肺癌的治疗中尤为常见。同时不仅在痰淤所致癌症

中取得不错的临床疗效，也可在情致不畅、饮食不

节，脏腑功能失调所致肿瘤中以疏肝行气、调畅情

志为基础，再配以化痰、散结之法，以达到更好的

治疗效果，如乳腺癌[65]。 

因此紫菀的化痰散结功效在肿瘤的辅助治疗

中同样发挥了重要作用，所以紫菀皂苷类依旧发挥

着重要的作用，此外紫菀中的肽类也是紫菀发挥抗

肿瘤作用的关键物质，同时黄酮类化合物、紫菀多

糖类、多种必需氨基酸、表木醇等化学成分通过核

心作用靶点和关键通路可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起

到抗肿瘤的作用。李明珠等[66]通过网络药理学研究

发现（ 葶苈子-紫菀”肺癌交集靶点 184个，其中紫

菀与肺癌交集靶点为 177个，富集分析表明（ 葶苈

子-紫菀”主要通过 Toll样受体（Toll-like receptor，

TLR）等炎症相关通路，磷脂酰肌醇 3-激酶

（（phosphatidylinositol-3-kinase，PI3K）/蛋白激酶 B

（（protein kinase B，Akt）等疾病代谢信号通路，癌症

通路、非小细胞肺癌通路、低氧诱导因子-1α（（HIF-

1α）信号通路及其他癌症通路发挥抗肺癌的作用。

PI3K/Akt是经典信号通路之一，对 p53的表达具有

突出的调控作用，同时通过抑制 PI3K/Akt通路的活

性可降低内质网-质膜接触点在肿瘤微环境中血管

新生能力，进而抑制肺癌生长。同时紫菀中含有肽

类、多种必需氨基酸及微量元素，其中肽类和锰在紫

菀抗肿瘤活性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邢海燕[67]

在紫菀中发现对瘤细胞系有较强抑制作用的环五

肽成分，astins A～C结构中的 Z-1,2-二氯脯氨酸残

基可能与其抗肿瘤作用有关。表木栓醇对白血病细

胞、P388 淋巴细胞均有显著的抑制作用[68]。紫菀

中的紫菀酮可以通过抑制人宫颈癌 Hela 细胞发生

上皮间质转化，从而减弱 Hela 细胞侵袭与迁移的

能力[69]。蜜炙紫菀水煎剂通过调控癌症微环境，在

肿瘤细胞生长、增殖、迁移、凋亡方面都发挥着重

要作用。刘晓丽等[70]通过 MTT 实验和划痕实验及

流式细胞术发现蜜炙紫菀水煎剂对人乳腺癌 MCF-

7 细胞的增殖和迁移都具有抑制作用，同时因为能

够将细胞周期阻滞在 G1期，促进细胞凋亡。钱树树

等[71]发现在特定浓度下蜜炙紫菀水煎剂能够有效

抑制人结肠癌 LoVo 细胞的迁移，可以有效帮助预

防大肠癌复发，蜜炙紫菀水煎剂 40、80 mg/mL可

以导致非凋亡性细胞死亡，但其他不同质量浓度的

紫菀煎剂对 LoVo 细胞的凋亡没有影响。紫菀多糖

能够抑制人胃癌 SGC-7901 细胞的生长与增殖，显

著降低线粒体跨膜电位（（ΔΨm），使钙浓度随其剂量

发生变化诱导其凋亡。 

3.3  抗炎 

紫菀中的皂苷类、黄酮类可减轻组织炎症损

伤，缓解炎症反应。紫菀的醇沉提取物可通过调控

巨噬细胞功能，减少肿瘤坏死因子-α（（tumor necrosis 

factor-α，TNF-α）、白细胞介素-6（（interleukin-6，IL-

6）等炎性因子的释放，显著抑制小鼠急性气道炎

症。其水提物通过下调转化生长因子-β1 的 mRNA

表达，减少肺组织细胞凋亡，修复肺炎支原体感染

所致的肺组织损伤，延缓肺炎支原体肺炎病理进

程。紫菀中的紫菀酮、大黄素、槲皮素及木犀草素

等活性成分可协同增强抗炎功效。此外，紫菀皂苷

也被证实具有显著的免疫调节作用，可改善 COPD

的炎症反应[72-75]。 

3.4  抗氧化应激与菌群调控 

紫菀中的黄酮类化合物是抗氧化作用关键活

性物质。景临林等[76]首先采用 1,1-二苯基-2-吡啶肼

自由基、羟自由基、超氧阴离子清除和还原力检测

方法考察藏紫菀乙醇提取物的抗氧化作用，其中的

总黄酮和总多酚具有显著的抗氧化应激能力。紫菀

中的槲皮素、山柰酚、东莨菪素和大黄素对超氧化

自由基的产生均具有显著的抑制作用[77]。具体表现

为增加缺氧大鼠肾上腺髓质嗜铬细胞瘤 PC12 细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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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存活率，降低脂质过氧化，缓解缺氧诱导的氧化

应激，其机制可能与维持细胞内抗氧化酶的活性、

调节自由基代谢有关。通过研究发现紫菀的花部、

茎部提取物都具有较强的抗氧化活性[78]。同时紫菀

其丰富的生物碱类成分，具有光谱抗菌活性，能有

效抑制巴氏杆菌、大肠埃希菌、链球菌和沙门菌。

体外实验表明，紫菀提取物对枯草杆菌、大肠埃希

氏菌和金黄色葡萄球菌等细菌具有显著的抑制作

用[79]。值得注意的是紫菀中的黄酮类化合物，如槲

皮素、山柰酚等兼具抗氧化和抗菌双重特性，能显

著增加自身缺氧细胞的存活率，维持细胞膜的完整

性，减轻抗菌过程带来的损害，另一方面，对抗菌

过程中产生的超氧化自由基产生抑制，另外，二肽

拥有阻断超氧化基以及羟基增加的作用，为其在肺

脓肿等感染性呼吸系统疾病中提供了重要的药理

依据[68]。紫菀主要药理机制见图 1。 

4  临床应用 

紫菀作为中医（ 肺经专药”，被广泛用于咳嗽、 
 

 

HO-1-血红素加氧酶-1；MMP9-基质金属蛋白酶 9；HDAC3-组蛋白去乙酰化酶 3；TGF-β-转化生长因子-β；Nrf2-核因子 E2相关因子 2；AP-1-

活化蛋白-1；PCNA-增殖细胞核抗原；p53-肿瘤蛋白；STAT3-信号传导及转录激活蛋白 3；Bcl-2-B 淋巴细胞瘤-2；Bax-Bcl-2 相关 X 蛋白；

ERRα-雌激素相关受体 α；miR-34a-5p-微小 RNA-34a-5p；MAPK-丝裂原活化蛋白激酶；NF-κB-核因子-κB；IκB-NF-κB抑制蛋白；PGE2-前列

腺素 E2；COX-2-环氧合酶-2；MyD88-髓样分化因子 88；Keap1-Kelch样 ECH相关蛋白 1；ARE-抗氧化反应元件；SOD-超氧化物歧化酶；c-

Fos-原癌基因蛋白；CAT-过氧化氢酶；GSH-Px-谷胱甘肽过氧化物酶；JNK-c-Jun 氨基末端激酶；ERK-细胞外调节蛋白激酶；TRIF-含 TIR 结

构域的接头蛋白诱导干扰素；TPRV1-瞬时受体电位香草酸亚型 1。 

HO-1-heme oxygenase-1; MMP9-matrix metalloproteinase 9; HDAC3-histone deacetylase 3; TGF-β-transforming growth factor-β; Nrf2-nuclear factor E2-

related factor 2; AP-1-activator protein-1; PCNA-proliferating cell nuclear antigen; p53-tumor protein p53; STAT3-signal transducer and activator of 

transcription 3; Bcl-2-B-cell lymphoma-2; Bax-Bcl-2-associated X protein; ERRα-estrogen associated receptor α; miR-34a-5p-microRNA-34a-5p; MAPK-

mitogen-activated protein kinase; NF-κB-nuclear factor-κB; IκB-inhibitor of NF-κB; PGE2-prostaglandin E2; COX-2-cyclooxygenase-2; MyD88-myeloid 

differentiation primary response protein 88; Keap1-Kelch-like ECH-associated protein 1; ARE-antioxidant response elements; SOD-superoxide dismutase; c-

Fos-proto-oncogene protein; CAT-Catalase; GSH-Px-glutathione peroxidase; JNK-c-Jun N-terminal kinase; ERK- extracellular regulated protein kinase; TRIF-

TIR-domain-containing adaptor protein inducing interferon; TPRV1-transient receptor potential cation channel subfamily V member 1. 

图 1  紫菀主要药理机制 

Fig. 1  Principal pharmacological mechanisms of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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痰喘等呼吸系统疾病的治疗。其性温润而不燥，兼

具化痰、止咳、平喘之效，尤其适合慢性呼吸道疾

病迁延不愈、痰浊壅肺的病机特点，为其临床应用

提供了科学依据。随着现代医学对 COPD、哮喘及

肺癌等复杂疾病治疗的局限性逐渐显现，以紫菀为

核心的中药配伍方案备受关注。 

4.1  COPD 

COPD 是一种以持续性气流受限为特征的疾

病，该疾病具有可预防和治疗的属性，其气流受限

与气道和肺组织对烟草烟雾等有害气体或颗粒的

慢性炎症反应增强有关[80]。COPD急性临床表现为

短期内发热、咳嗽、咳痰、气喘等症状显著加重，

频繁发作易诱发呼吸衰竭等并发症 [81]。 名医别

录》[3]记载紫菀具有 辛，无毒，主咳唾脓血，止

喘悸”的功效，表明其具有平喘止咳的双重作用。

在临床实践中，紫菀用于治疗以痰热壅肺证为主的

呼吸系统疾病，如 COPD急性加重期、肺炎、重症

肺炎、支气管扩张症、慢性支气管炎等，其疗效确

切，能够缓解临床症状、增强免疫力、改善肺功能

及血气分析、降低炎症反应等[82]。临床常用于润肺

止咳的紫菀有 2种，一种是生紫菀，一种是炙紫菀。

生紫菀主要适用于外感或急性疾病，其水提液含紫

菀皂苷、紫菀酮等成分，能直接扩张支气管，缓解

气道痉挛[83]。蜜炙后加强了其润肺的作用，所以常

用于肺虚、肺气虚或肺阴虚疾病咳嗽的治疗。适用

于 COPD稳定期肺脾气虚证，可改善气短、痰黏症

状，兼能通利大肠，缓解肺虚型便秘[84]。 

在临床医疗实践中，紫菀组方作为中药配伍的

基本单元，属于一类具备简约性、基础性且拥有广

泛应用价值的经典配伍形式，如表 5所示。药对介

于单味药与复方之间，既具有复方的特性又具有单

味药材成分相对简单、便于开展现代科研的优点。

紫菀、贝母、款冬花是中医治疗咳嗽的经典配伍组

合，素有（ 紫菀贝母款冬花，咳嗽治疗全能抓”之

说。三者协同应用体现了（ 相须配伍”理论，其中

紫菀长于化痰，款冬花偏重止咳，贝母兼具润肺与

抗炎之效。李娜等[85]研究发现紫菀与款冬花性味相

投，均能通过降气宣肺以平喘，但作用侧重不同：

紫菀化痰力强，款冬花止咳效优。临床应用需根据

证型辨证选药，二者协同可改善 COPD气道高分泌

状态，减少痰液潴留[86]。另外紫菀与贝母配伍效用

甚佳，痰多者配浙贝母清热化痰，干咳者配川贝母

滋阴润燥，兼抗炎、保护气道黏膜作用[87]。 

表 5  紫菀与其他中药配伍的临床应用 

Table 5  Clinical applications for Asteris Radix et Rhizoma 

in herbal combinations 

配伍 特点 作用 

百部、款冬花 润肺化痰止咳 快速缓解咳嗽 

温润化痰 

润肺杀虫 

杏仁、桔梗、桑白皮 润肺化痰止咳 化解痰浊、宣肺降气 

宣肺降气 

清肺热痰 

排脓利咽 

麦冬 润肺化痰止咳 修复肺阴、治久咳虚损 

滋阴润燥 

敛肺生津 

阿胶、白及 润肺化痰止咳 止血止咳、修复肺络 

补血止血 

收敛生肌 

 

六君子汤合紫菀散颗粒（（党参 20 g、黄芪 20 g、

茯苓 10 g、白术 10 g、陈皮 5 g、法半夏 10 g、紫菀

10 g、款冬花 10 g、川贝母 10 g、炙甘草 5 g），具

有益气健脾、燥湿化痰、宣肺止咳之功效。陈少旭

等[88]通过对 77例 COPD稳定期患者分组后观察其

在常规药物治疗和六君子汤合紫菀散配方颗粒治

疗前后的临床疗效与主要中医症候积分，发现观察

组治疗后肺功能指标改善优于对照组，并且 6 min

步行试验改善组较对照组更明显，提示六君子汤合

紫菀散颗粒可有效改善COPD稳定期患者肺功能和

运动耐力，使用安全且效果显著。二陈汤由半夏、

陈皮、茯苓、甘草组成，配伍紫菀、款冬花，扩张

气管，发挥抗炎、止咳和化痰作用，能够显著改善

COPD患者气道黏膜高分泌的状况，从而减轻由此

引起的临床症状和相关指标，发挥改善肺功能的效

果，达到改善肺功能的作用[89]。 

4.2  哮喘 

咳嗽变异性哮喘乃呼吸系统中一种普遍存在

的疾病，基于（ 肺肾相生”理论，哮喘虽病位在肺，

其本在肾。中医学说，该病的成因可能与痰湿内蕴、

肺气不足、肺阴亏损及肾气不固等因素有关，这些

因素共同作用导致呼吸功能受损，从而引发咳嗽、

气短等临床表现[90]。治疗时，可根据患者的具体症

状进行辨证施治，选用紫菀等药物进行治疗，紫菀

性味平和，能调节肺气肃降，故寒哮、热哮皆可配

伍应用[72]，能够有效缓解上述症状。尽管紫菀具有

较高的药用价值，但其毒性作用亦不容忽视， 本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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备要》[91]警示其 辛散性滑，不宜多用独用”。现代

研究发现山紫菀（菊科橐吾属）具肝、肺、肾毒性[92]，

紫菀皂苷静脉注射可致溶血[93]。临床建议以蜜炙品

入药，其水提或 80%乙醇提取液安全性较佳[57]。 

中医理论中，紫菀单用力缓，常需配伍其他药

物组成药对以增强疗效。紫菀-款冬花配伍，二者均

温润平和，协同增强化痰止咳、降气平喘、调和肺

气的作用，适用于寒痰或虚寒型哮喘，如射干麻黄

汤中二者同用治疗久咳痰喘[94-95]。紫菀同杏仁入

药，前者化痰，后者降气，一宣一降，使肺气通畅，

适用于哮喘伴痰阻气逆、胸闷喘息者。紫菀性味平

和，痰热哮喘时常与桑白皮配伍，可清泻化痰，适

用于痰黄黏稠、气促喘粗之证。临床方剂中常将紫

菀与百部同用，利用网络药理学探索紫菀-百部治疗

感染后咳嗽的作用机制，发现紫菀-百部中的异鼠李

素、木犀草素、槲皮素、β-谷甾醇等可通过调节细

胞凋亡、激酶磷酸化、PI3K/Akt、NF-κB等信号通

路作用于辣椒素受体等关键靶点，发挥调节细胞增

殖与凋亡、改善气道炎症、减轻气道重构等作用，

既可化痰，又能润肺，适用于久咳虚喘或慢性哮喘。

此外，紫菀与陈皮、茯苓的配合使用，还能够健脾

化痰、固本，适用于虚实夹杂型哮喘[96]。 

紫菀在治疗哮喘方面具有多种复方制剂，在临

床上表现出色。如通渭紫菀水浴方：咳喘寒证方，

主要功效在于温肺散寒、止咳平喘。该方适用于治

疗肺炎、支气管炎、咳嗽变异性哮喘、支气管哮喘、

咳嗽、咳痰等症状。射干麻黄汤，源自中医古籍（ 金

匮要略·肺痿肺痈咳嗽上气病脉证治第七》，在中医

学中具有重要作用[97]，特别是在治疗因肺气虚弱

导致的咳嗽、气喘等症状方面，其疗效尤为显著。

此外，咳宁方一（含紫菀、百部、僵蚕、黄芩、鱼

腥草等成分）具有润肺下气、消痰止咳的功效，紫

菀的加入进一步增强了其平喘效果。咳宁方二（含

紫菀、陈皮、茯苓、麻黄、款冬花等成分）能够调

节肺肠功能，改善痰湿壅肺型哮喘引起的肠道菌群

紊乱[98]。 

4.3  肺癌 

肺癌作为全球范围内导致癌症相关死亡的主

要原因，其发病率与死亡率在我国各类恶性肿瘤中

均居于首位[99]。当前，肺癌的治疗策略主要包括手

术、放疗、化疗及靶向和免疫治疗，而中医药在辅

助抗癌方面，因其独特的优势，正逐渐占据更为重

要的地位。紫菀因其（ 润肺下气”的功效被（ 中国

药典》2025年版收录，单独使用时能够有效缓解肺

癌患者的干咳和胸痛症状。紫菀中的活性成分紫菀

酮，已被证实能够抑制肿瘤相关炎症因子（（如 TNF-

α、IL-6）的释放[100]。既往研究表明，紫菀水提物

（（aster water extract，AWE）具有抗菌、抗病毒及抗

肿瘤的多重功效，能够抑制肿瘤细胞的增殖活性，

从而发挥抗肿瘤作用[101]。姚平波等[102]研究显示

AWE 对体外培养人肺癌 A549 细胞的抑制作用呈

剂量相关性，半数抑制浓度为 24.81 g/L，当质量浓

度≥20 g/L时细胞存活率显著下降。与对照组相比，

AWE 40 g/L组及Wnt/β-catenin通路抑制剂XAV939

组的Wnt-1、β-catenin、Ki-67及血管内皮生长因子

（（vascular endothelial growth factor，VEGF）表达均

降低；且二者联用效果更显著。表明 AWE 可通过

抑制 Wnt/β-catenin 通路及 VEGF、Ki-67 表达，发

挥抑制 A549 细胞增殖侵袭及移植瘤生长转移的作

用，对正常胚肺成纤维细胞无明显毒性，提示其在

临床抗肿瘤治疗中具有应用潜力。 

紫菀与葶苈子均具备润肺下气、化痰止咳之效，

据 中华本草》记载，葶苈子归肺、膀胱、大肠经[103]。

紫菀亦有通利二便、祛瘀通腑之功。紫菀-葶苈子的

药对组合最早见诸（ 外台秘要》，二者相辅相成：紫

菀温肺化痰，葶苈子泻肺平喘，共同发挥肃肺抗癌

之效。李明珠等[66]运用网络药理学方法验证了该药

对含有槲皮素、β-谷甾醇等活性成分，能够针对性

地调控 TP53、Akt1等关键基因，从而抑制肺癌细胞

的增殖、侵袭并诱导其凋亡。这一配伍为肺癌治疗

提供了中医现代化的 异病同治”范例。 

中医学依据表里经络及药物功效，采用归经于

大肠的药物，对肺癌展现出显著的治疗效果[104]。在

临床实践中，以紫菀、葶苈子为主要成分的方剂，

如补肺汤、紫菀饮、紫菀汤等，对咳嗽、痰饮等病

症具有良好的疗效。紫菀汤（（包含紫菀、白芍、人

参、黄芪、杏仁等成分），适用于肺癌伴有胸腔积液

的患者，有助于促进浊唾排出，缓解气短和心悸症

状[105]。补肺汤由黄芪、人参、五味子、紫菀、桑白

皮等药材组成，治疗时根据患者具体情况，适量添

加具有镇咳和抗癌作用的中草药，如诃子、白花蛇

舌草、石上柏、黄芩、薏苡仁等。人参、熟地黄能

够补气养血，增强机体抗病能力；黄芪、紫菀能够

补益肺气，宣肺止咳；桑白皮具有化痰之效；五味

子则能滋肾敛肺，填补真精。诸药合用，既滋养身

体，又驱逐病邪。补肺汤经过适当调整，用于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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肺癌虚证患者，证实具有显著疗效，特别是在减轻

患者痛苦、提升生活质量方面表现尤为明显[106]。 

5  结语与展望 

紫菀作为记载于（ 神农本草经》的传统肺系专

药，历经 2 000年临床实践验证，同时记录于敦煌

医学典籍，是中原医药文献自汉代起即向西传播，

东西方医学互相学习和借鉴的成果。随着医学文化

的不断发展，其（ 润肺下气”的核心功效已被现代

研究系统阐释。作为（ 肺肠同治”（ 神农本草经》中

记载的传统肺系专药，紫菀古已有之，（ 肺肠同治”

为其显著效用，更是被现代研究加以阐明。紫菀中

含有萜类、环肽类、黄酮类等共 12类活性成分，均

可以和紫菀止咳平喘、抑瘤、免疫调节等药理作用

进行相关的科学联系：紫菀酮、三萜皂苷可通过调

节气道平滑肌的张力和平滑肌内的黏液分泌来达

到止咳目的；astins 系列环肽可与蒽醌类成分相互

协同抑制肿瘤微环境；槲皮素、山柰酚等黄酮类成

分可以通过介导机体的抗氧化抗炎作用来发挥药

效；紫菀与款冬花、贝母组成的经典药对可以有效

地改善慢阻肺患者气道高分泌的状态及提高肺功

能；蜜炙紫菀工艺通过增加紫菀的润肺功效，降低

紫菀的不良反应，对哮喘病虚实不同的患者，都可

以有效地起到预防和治疗的作用；紫菀配伍葶苈子

调体外 TLR/Smad信号通路，体表 TP53/Akt1信号

通路发挥抑制肺癌转移作用，初步研究提示，含有

紫菀的咳宁方二可能通过肺肠相互作用改善哮喘

作为肺肠同治理论，在现代医学中的应用提供了一

个具体的研究案例。 

紫菀的发展与推广当前面临 2大挑战：一是紫

菀酮、环肽等主要活性物质体内代谢轨迹及靶点互

作网络等基础尚不清楚，临床无有效系统循证证

据，炮制工艺标准化程度低造成紫菀酮检测结果存

在争议，无法保证饮片质量的稳定性；二是紫菀产

业转化方面仅停留在现有的饮片、射干麻黄汤等几

个经典复方上，在药食同源产品开发方面暂未形产

业化大生产。如何寻找新的突破成为亟待解决的问

题。可采用随机对照试验的方法，系统评价六君子

汤合紫菀散等复方辅助治疗COPD及肺癌的临床疗

效；利用产业发展创新技术，发挥黄酮类成分的抗

氧化作用，开发药食同源的润肺颗粒、护喉糖等产

品，拓展慢性呼吸系统疾病营养干预的应用场景；

建立 HPLC 指纹图谱——止咳药效谱效质控模型，

研制蜜炙工艺国家标准；基于抗炎抗氧化活性，探

索开发紫菀提取物用于制作呼吸道敏感人群雾化

吸入剂和化妆品等日化用品。 

综上，应整合（ 传统功效科学化、产业技术高

端化、资源利用生态化”三位一体的发展路径，即

在阐明核心成分临床效价物质基础的基础上，破除

药食同源产品开发的技术瓶颈，构建可持续的产业

链，将紫菀由经典中药向大健康产业现代化战略资

源跃升，助力于向世界提供更多符合中华文化特色

的科创药物，为全球呼吸系统疾病防治贡献中国智

慧和中国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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